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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我考入南京大学物理

系，这是我人生新的起点，决定了

我一生的命运。

1949年，原国立中央大学更名

为国立南京大学，次年改为南京大

学。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进行重

大调整，南京大学的文理学科与金

陵大学的文理学科合并成立新的南

京大学。我就在位于原金陵大学地

址——鼓楼区汉口路22号的南京大

学报到，接待我的是上一届物理系

的老同学，感到分外亲切。

两所国内外著名大学的合并，

继承和发展了优秀的学术传统，南

京大学现在的校训为“诚朴雄伟、

励学敦行”，学风“严谨、求实、创

新、宽容”。此外，师资实力十分雄

厚。当时教我们普通物理的是程濬

教授，他教学十分认真，当发现学

生面部表情显得迷惘时，他会抱歉

地讲“再来一遍”然后几乎一字不

差地重复一遍；教高等数学的是数

学系的莫绍揆教授，他从不带书

稿，一支粉笔毫不费劲地在黑板上

推导公式，当然难得也会推错的，

没关系，粉笔刷一擦从头再来；教

数理方程的是时任物理系主任魏荣

爵教授，他是国内外著名的声学专

家，与北京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

马大猷齐名，被誉为“北马南魏”，

其学风严谨，作业较难；教固体物

理的是“两弹元勋”程开甲教授，

当时没有教科书，上课须记笔记；

教课风趣生动、深入浅出的是鲍家

善教授，他教我们电动力学，讲课

时，通常口中含着一支古巴雪茄，

边抽烟边讲课，别是一番西洋风

范。他讲解的物理概念清晰，举例

生动。比如讲相对论时，他举了坐

火车的例子——旁边的火车开动

了，却以为自己的车子前进了。

鲍家善先生 1918年 4月生于北

京，原籍江苏省苏州市。1940 年，

他从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留校工

作；同年被推荐到美国圣路易斯华

盛顿大学物理系读研，仅 3 年时

间，于1943年获得博士学位；1945

年 8月回国，27岁即任南开大学物

理系主任。1948年12月从天津返回

上海，陪父母赴台湾；1949年 1月

从台湾回来，3 月份在吴有训先

生、施汝为先生推荐下任职国立中

央大学；1952年并校后，在南京大

学物理系任教授、副系主任。

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高校教

育全面学习苏联，纷纷成立专业教

研室。在教育部的决策下，南

京大学物理系拟兴办一些教研

室，按鲍先生的专长，办电子

物理是他最得心应手的事，但

他却十分关注当时国际上刚兴

起的铁氧体新型氧化物磁性材

料。因为氧化物电阻率高，可

以应用于高频段，甚至微波、

光频段。鲍先生意识到铁氧体

将会在微波领域产生重大影

响，无论是微波领域还是磁学

领域，铁氧体材料与物理均是

当时最重要且崭新的研究领

域。于是，1954年他负责筹建

磁学教研室，1956年磁学教研

室正式成立，鲍先生出任首届

教研室主任，为南大磁学创始人。

当时全国 5所高校先后成立磁学教

研室，由北往南：吉林大学、北京

大学、兰州大学、山东大学以及南

京大学。南京大学是长江之南，最

早成立磁学专业的高校，在建设磁

学教研室过程中，得到中科院物理

所施汝为先生、潘孝硕先生，向仁

生研究员以及北京大学叶企孙先生

的大力支持与人才培养。翟宏如老

师就曾在北京进修一年，聆听三位

先生的磁学讲课，同时参与研究工

作，因此我是属于中国磁学界的徒

孙这一辈了。继后，鲍先生又开始

筹建无线电教研室。1960年，鲍先

生任无线电电子学教研室主任，同

时离开了磁学教研室，由翟宏如老

师继任磁学教研室主任。

我是1957年磁学教研组第一届

大学本科毕业生，当时指导我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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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58年南京大学磁学专门化教研组教师

合影。后排左起：胡洪铨、蔡鲁戈、鲍家

善、翟宏如、金通政；前排左起：郝文惠、

都有为、赵骥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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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的导师就是鲍家善先生。毕业

论文题目是“磁控扫描天线”方面

的内容。以前的雷达天线寻找空间

飞行物时，需要采用机械方法将抛

物线天线在空间转向进行目标搜

索，速度慢，笨重，不适应探索高

速的飞行物。鲍先生当时提出“磁

控扫描天线”的设想，显然是十分

超前的。其基本思路为：以杆状铁

氧体作为相移器单元，排列成天线

阵列，用电流磁场调控天线元的位

相，从而方便地改变天线阵列的发

射波束的方位，实现全方位的空间

扫描，且不需要机械转动，实现电

控快速扫描的目标。

我做毕业论文时，无线电教研

室尚未成立，磁学教研室刚成立不

久，实验室除教学仪器外，几乎空

无一物，尤其是微波，连波导管都

没有，更谈不上做实验研究了。于

是，鲍先生安排我阅读文献。1949

年刚解放，中学不重视英语，进入

南京大学后我们的外语课为俄语，

而鲍先生要我阅读的则是英文文

献，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翻看中

英文辞典，一个词一个词地去记

忆、理解。功夫不负有心人，利用

电动力学的知识做些理论推算，我

总算通过了毕业论文，拿到南京大

学毕业证书。在鲍先生的指导下，

我学会了如何做研究工作。首先是

调研文献，了解国外的研究进展，

再动脑筋，提出自己的观点，通过

实验或理论研究，再将有创意的内

容写成文章。所以说鲍先生是引领

我进入科学殿堂的首位导师。

1958 年磁学教研室教职工仅 8

人，难得保留了一张当时的照片。

这是1958年磁学组毕业后，留校在

组任教的同事韩世莹教授前不久微

信发给我的。拍摄于南京大学的标

志性建筑物北大楼前草坪(图1)，很

有纪念意义，同时也很珍贵。

如今，后排的老师们已相聚天

堂，令人唏嘘不已。尤其痛心的是

蔡鲁戈老师，他教磁性理论课，并

从事磁学理论研究，当时已初露头

角。他那时在《物理学报》上发表

的论文，至今尚被学者引用。蔡老

师待人忠厚、热情，喜爱拉小提琴

和摄影，我与他亦师亦友，关系不

错。他曾送我一个旧相机中拆下的

镜头，我用空罐头等材料拼做了一

台相片放大机，“文革”期间自己拍

照、印、放照片，也增加不少生活

乐趣。“文革”初期，因莫须有的

“陶园八怪”罪名受到审查与批判，

不堪精神折磨的他竟丢下新婚妻

子，于1970年某夜，自缢于溧阳老

河口所住农户后山的桃树下。所谓

“八怪”，是指当时住在南大陶园(条

件较好的单人宿舍)的八位未婚青年

教师，怀疑他们在一起会讲些“反

动言论”，便选择老实、胆小的蔡老

师作为突破口，开展阶级斗争。随

着蔡老师的离世，此事也不了了

之。然而，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学

者，一个新婚不久的美满家庭，却

被无情地扼杀在花样年华。而如

今，“八怪”中的两位已当选为中科

院院士。可惜，忠厚老实的蔡老师

未能熬过那场生死之劫，回忆往

事，令人泪如雨下。

无线电教研室成立后，在鲍先

生领导下继续研制磁控扫描天线，

磁学教研组密切配合，研制相移器

用的微波低损耗、高电阻率的锰镁

铁氧体，无线电与磁学两个教研室

紧密合作，首先在国内研发出磁控

扫描天线的原型产品，曾在1965年

北京高校科研成果展览会上展出。

鲍家善先生是中国研制相控阵雷达

天线的先驱者，为雷达天线赶上世

界先进水平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

世纪70年代，鲍先生领导的无线电

教研室在国内首先开展微波超导电

子学的研究，研制成微波超导检测

器等。鲍先生始终站在科技创新前

沿，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提出创新思

想，领引着磁学与无线电教研室科

研的进展。

鲍先生著有《微波原理》一书，

曾获1988年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

奖，并与他人合编《超高频天线》

等著作。他领导研制的微波超导器

件曾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重大

成果奖”，他本人曾获 1987年“国

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1983年，鲍家善先生离开南京

大学后，无线电教研室主任由吴培

亨教授继任。他是鲍先生的得意门

生，勇于创新、锐意进取，尤其将

超导电子学与20世纪80年代高温超

导氧化物研究相结合，做了一些原

创性工作，近年来又开拓了太赫兹

的研究领域。他在2005年当选中科

院院士。如今，无线电电子教研室

与半导体教研室合并，成立独立的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磁学教研室

并入物理学院的物理系，属凝聚态

物理的一部分。鲍先生在南京大学

物理系筹建了磁学与无线电电子学
图2 鲍家善先生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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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教研室，培养了一批人才，其

中两位成为中科院院士。他燃烧自

己，照亮别人的高风亮节令人感

佩，值得效仿。

早年，鲍家善先生在美国时就

进行微波雷达天线的研究工作，曾

获得“快速扫描天线、赋形波束天

线”等 4项专利，是著名的无线电

物理学家。他根据光学衍射理论，

提出金属阻碍物喇叭的设想，用这

种新型喇叭作抛物面馈源，特别适

用于山区发现飞行物。有空暇时，

他会兴致盎然地与我谈起一些往

事，最令他津津乐道的是在“二

战”期间，美国与日本交战时，就

是利用他发明的雷达天线，将日本

飞机打得落花流水。讲到兴奋点

时，他会情不自禁地眉飞色舞、面

带自豪的笑容，仿佛当年的场景就

在眼前。

鲍先生虽然1960年就离开了磁

学教研室，但对磁学还是充满深厚

感情。国内磁学界尊其为中国磁学

先驱者之一。1999年第10届全国磁

学和磁性材料会议，出版了《20世

纪中国的磁学和磁性材料》纪念册

(赵见高主编)，其中收录了“鲍家

善教授传略”。鲍先生欣然为纪念册

题词(图2)，简短的话语里体现了鲍

先生为国家电磁信息发展而奋斗的

决心与不断创新的精神。

鲍家善先生为人正直、平易近

人，且坦诚相待，即使面对我们学

生辈也一视同仁。他学识渊博、师

德高尚，备受师生爱戴。“文革”期

间，知识分子被戴上“臭老九”的

帽子，他却不以为然，曾跟我们调

侃道：“知识分子就像臭豆腐，闻闻

是臭的，吃起来是香的”。在大方向

上，鲍先生是紧跟共产党的，1985

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也许，我是鲍先生带论文的第

一个磁学毕业生，先生对我的关心

可谓无微不至。1957年我留校工作

后，才听说是鲍先生力挺我留校

的，但他从未与我谈起此事。他也

十分关心我的个人问题，曾给我介

绍过女朋友，虽未成功，但他的一

番诚意则永远铭记我心中。

在我印象中，“文革”期间，鲍

先生未受很大冲击，但原来较为宽

敞的住房却被校领导占据了一部

分。“文革”后，想恢复原面积未

果，而鲍先生在上海还保留了祖传

房产，于是 1983年 3月带着几分无

奈，他主动请调，离开了工作30余

年的南京大学，调到上海科技大学

(现为上海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名

誉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并

兼任复旦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

1987年，上海科技大学为鲍先

生执教50周年举办了庆祝会。他即

兴朗诵感怀诗：“桃李盛开满庭园，

京津宁沪执教鞭，粉笔生涯最清

苦，追求真理自觉甜，老夫耄矣徒

知勉，攻关全凭意志坚，且喜后浪

推前浪，英才辈出笑颜添。”这是他

为教育事业奉献一生，“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之感概。他淡泊名利，

在教育领域燃烧自己，为培养人才

尽心尽力，为国家的兴旺发达贡献

聪明才智。“有人因事业而不朽，有

人因思想而永生”，鲍先生也许两者

都兼有。

鲍家善先生调离南京大学后，

我们相聚甚少。我曾应邀参加过鲍

先生博士生论文答辩，如 1995年 6

月参加王又法博士论文答辩，并与

鲍先生合影(图3)。照片中的他神采

奕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先生在上

海科大工作顺利，生活愉快，身体

健康。

早些时候，鲍先生曾希望我也

调到上海大学去，由于我已有小家

庭，在南京大学磁学组也已建立了

科研组，工作比较顺利，便未应

诺。每次我有机会到上海时，一定

会到鲍先生家看望他。有一次，鲍

先生还特地安排他的小儿子骑着

摩托车将我从住宿酒店载到他家，

我是第一次乘摩托车后座，车速快

时总有点提心吊胆，因此印象格外

深刻。

2003年，大概 8月份，我到上

海参加上海市科委的一个评审会，

材料很多，需要晚上阅读，于是

打电话给鲍先生，向他问好，同时

告诉他我在上海开会，但此行没有

时间去看望他了。他回说“见一

面，少一面了”……没想到几个月

后，却惊悉鲍先生于11月25日凌晨

驾鹤仙逝，令我深深自责，为什么

到了上海却没有抽时间去看望一下

恩师！？天地茫茫何处觅？但愿先生

脱离凡尘，在天堂清净自在，无忧

无愁。

我已年逾古稀，耄耋之年，常

常饮水思源。如再不写点回忆文

章，恐怕时不我待，难以对得起恩

师鲍家善先生的在天之灵。天之

涯，地之角，先生魂，今何在？师

生情，此生缘，遥寄一份缅怀情

……

致谢 感谢吴建文老师百忙中

拨冗润笔。

图3 1995 年王又法博士(左)答辩后

作者(右)与鲍家善先生(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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